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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名“问题学生”

送儿子去云南昆明宜良县丑小鸭中学

前，河南信阳的王爱月被儿子厌学问题困

扰。读初中后，儿子先是不想写作业，后

来借口不去学校，休学在家后，他整夜玩

手机。

王爱月在一家保险公司干内勤，自从

儿子不爱学习后，“看他哪儿都不舒服”。她

很看重儿子的学习，儿子出生不久，她与丈

夫离婚，每月工资 600多元，给儿子报的幼
儿园一学期学费近 3000元。
后来，她再婚，但第二任丈夫跟前任一

样，“文化水平低、没法沟通”。她希望儿子

好好学习，“不要窝窝囊囊过一辈子”。但儿

子读初中后成绩越来越差，补课也没效果。

“以前教师一告状我都要打他骂他。”

王爱月觉得儿子不争气，“不学习无法谋

生”，但儿子说可以去当乞丐。她认为儿子

“心理不正常”，带他去郑州看心理医生，咨

询一次 1000元，感觉太贵，去了一次就不
去了。

“天天在家里躺着，我看着都着急。”

2019年春天，王爱月把儿子送到了丑小鸭
中学。

两年多后，陈艳也把女儿送来了。女儿

在杭州一家重点中学读初一，今年上半年，

她的成绩从班级前 10名下降到 30多名，5
月末，女儿跟她说，“宁可生一场大病也不

要学习”，还说从学校走廊看下去“白茫茫

一片”，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

“我当时就有点慌。”陈艳说，那之后，

女儿没再去过学校。她带女儿去看心理医

生，医生说有“学习压力”和“交朋友压力”。

家人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陈艳

说，自己是农村孩子，为了出人头地，她努

力读书，教师说早恋会影响成绩，她高中三

年没跟男生说过话，后来，也不跟女生说话

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她一路苦读，考上了浙大博士。她的老

公也是浙大博士，公公是浙大毕业，婆婆是

苏大毕业，一家人很重视孩子的学习。

陈艳说，女儿成绩不错，还当上了班

干部。有一次，她对违反纪律的同学大声喊

叫，被老师撤了职。后来，学生投票选小组

长，她再次落选。她在学校没有朋友，跟妈

妈说，自己像变成两个人，“一个人不想跟

人交往，另一个又想出去交往。”

休学后，女儿整日玩手机，晚睡晚起。

陈艳带女儿参加夏令营，训练时状态还好，

回家后又“躺平”了。无奈之下，她给孩子报

了丑小鸭中学的夏令营。

今年暑假，有近 50名学生报了这所学
校的夏令营，他们有的已经在家休学一年，

有的患有抑郁症，手腕上刀割的疤痕还未

完全愈合，还有的刚从他们口中的“精神病

院”出来，看起来情绪低落。

除了这些夏令营的学生，学校还有近

60名存在网瘾、厌学、自杀倾向等各类问
题的学生。学校称，自 2010年建校来，这里
接收过 2000多名所谓的“问题学生”。他们
来自全国各地，多数是被父母“骗”来昆明

旅游、串亲戚，一下飞机，就被送到这里。

“问 题 学 生”为 什 么 会
产生？怎么办？

把孩子送来前，多数家长并不了解这

所学校，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这里有所

改变。一位家长说，选择这里是因为校长詹

大年在网上更有名气，她觉得学校名气大

了，不敢对学生乱来，因为“试错成本更

大”。“当时我很悲观，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

后，他能按点起来，按点睡觉。”

创办这所学校前，詹大年有 20多年
任校长的经历。1987年，23岁的詹大年
到湖南桃江县一所乡镇小学任校长，将学

校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学校。当时，当地

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想方设法招优生，劝

退差生。

“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呢？”

詹大年不认同这种“择优”方式，但如果不

让差生走，老师成绩上不去，他感到左右为

难。2000年，他从学校离职，希望办一所
“不赶差生”的学校。

2003年，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创办一所
九年制民办学校，存活了 7年。他发现，差
生虽然不会被赶走，但很难找到存在感：成

绩好的学生不愿跟差生玩，多数老师不喜

欢调皮学生。还有家长要求按成绩优劣给

学生分班。

那时，詹大年萌生一个想法，能否办一

所只收差生的学校？

2010年，詹大年与人合伙在云南安宁
建立一所学校。他说，建校没多久，几位合

伙人产生理念分歧，其他人主张以军训为

主，不设立文化课，他认为这是通过消耗体

力“控制学生”，干了不到一年离开了。

2011年，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镇山
坡上找到一处废弃校址，创办丑小鸭中学。

学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起

的。有人说：“这个名字怎么招生？”詹大年

很喜欢这个名字，“‘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

种，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

为了招学生，詹大年四处投广告，招生

广告写道，“帮助一切网瘾、早恋、厌学、叛

逆、迷茫的孩子，找回聪明可爱的自我。”最

终，学校只招来 8名学生，其中，7名学生是
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

第一届的一名学生记得，当时他被爸

爸戴上手铐，带上了汽车。中途，他跑下车，

摔得满身泥土，又被抓上车。后来，汽车停

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门口，学校遍布

杂草，铁门还在装，尘土飞扬。3年后，他离
开时，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六十名。

后来，詹大年没再为招生发愁过，学生

人数最多时有 100多名。詹大年发现，这些
年来“问题学生”有增无减，人们对于“问题

学生”的关注与困惑更多了。

7月 24日，詹大年参加了昆明的一场

教育研讨会，这次会议有 400多名教师到
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教师坐了 3天
2夜的火车从乌鲁木齐赶来，有的教师从
郑州坐高铁来，来时家乡正下暴雨，家里积

水深达 1米。
教师们纷纷提到教育“问题学生”的困

惑。那位乌鲁木齐的教师说，自己办了一所

私立中学，接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差生，但

新招来的教师大多刚刚大学毕业，“被爱的

体验超过爱他人的体验”，他不知道该怎么

教会他们无条件爱孩子。

还有一名教师说，自己在乡下办了一

所托管中心，她发现很多留守孩子没人关

心，有的逃学、离家出走，自己“没专业知

识”，想学习如何管理“问题孩子”。

参会的很多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

题：“‘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
校，不缺人大附中”

对这个问题，詹大年进行了个人探索。

詹大年说，起初，他觉得是“孩子有问

题”，但接触的学生越多，发现是“孩子遇到

问题，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又得不到

有效支持”。

在丑小鸭中学，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

有着沉痛的故事。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

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处处向

着弟弟。她患上抑郁症，割手腕，不敢去学

校。为了发泄，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

猫。后来，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治

疗，“一发病就绑你”，待了一个多月，被父

母送来这里。

2014年，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 100
个“问题孩子”，发现 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
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

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有的与

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要

在“夹缝”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

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这些孩子从小没有

得到应有的呵护，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

大，可以自由、任性、报仇。”

“我们也发现，还有一类孩子的家长人

格缺失。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和发泄的工具。”詹大年说，曾有一名当官

的父亲跟他说，自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就

是指挥不了孩子这个“狗日的”。他告诉这

位父亲，问题出在“指挥”两字，“不要以为

家长是训人的，家长是承担责任的。”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

学教师，但女孩骂父母是“婊子配狗”，并有

自残行为。他觉得女孩心理问题很严重，问

家长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家长首先说的却

是“学习不好”。

丑小鸭中学一学期学费近 3万元，学
生多数是城市孩子。詹大年发现，很多孩子

来自“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家

庭，他们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被父母赋予

了过高的期望。

因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陈艳的女儿

陈阳感觉自己“不考个浙大都说不过去”。

爸爸在杭州一所专科院校教书，她记得小

时候，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所学校就打她。

在家时，她经常把门锁起来，不锁门就“没

有安全感”，因为妈妈“每过几分钟来看一

眼”，看她是否在学习。一次看到她在画画，

妈妈边哭边骂。

成绩下降令陈阳感到焦虑，“怕成绩下

降影响中考，中考影响高考。”她在学校没

有朋友，感觉成绩下降后，无人能倾诉。

尽管知道妈妈王爱月工作很辛苦，但

李康讨厌妈妈因为成绩下降骂他“不争气

的玩意”。他觉得老师很势利，对地位高、有

钱的家长轻声细语，对自己父母则“不留面

子、劈头盖脸地骂”，导致父母回家后拿他

撒气，说“再被叫老师就打你”“再考不好就

不养你了”。

李康说，那时，他开始怀疑学习的意

义，“学习就为了让他们吵架吗？”他认为父

母让他学习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挣钱赡养

他们，“所有人纠缠都是为了利益”。

一名学生说，休学期间，他感觉自己的

“人生要完了”，“毕竟他们灌输的观念是，

小学没考上个好初中就完蛋了，初中没考

上个好高中就完蛋了。”

“一位好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

关注孩子的生命成长、心理需求，而不只是

关注孩子的分数。”在詹大年看来，“问题学

生”源于家庭，成于学校，根本问题是教育

的评价体系，“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

的设计，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了教

育的手段。这样，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

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

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注意到，这些年，“问题

孩子”越来越多，且呈现低龄化的特征。他

认为，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注重分数

有关，“原来我们评价的标准基本就是分

数，这个标准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越来越苛

刻了。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生、甩差生，

还有的老师逼学生做智商检测、名正言顺

把差生赶走。”

在此背景下，李镇西提倡向“问题孩

子”倾斜，“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

大附中，但缺研究‘问题孩子’的学校。”

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10年来，针对丑小鸭中学的“问题孩
子”，詹大年进行了很多尝试。

刚建校时，詹大年招了 14名教师，
多数是大学生，但不到一年，教师们全走

光了——这些教师看到学生吵闹束手无

策，还有的跟詹大年说，进教室会手抖，害

怕学生打自己。

之后，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师，老教

师们对“问题学生”多采取打骂方式，师生

关系紧张。

后来，他又招了一批当地的贫困大学

生当教师，招聘条件注重“爱笑、会玩”，培

训内容由课堂技巧转变为怎样对学生进行

心理干预、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詹大年认为，在传统教育体系的评价

影响下，“问题学生”的师生关系、亲子关

系、同学关系出现裂痕，对他们而言，提高

分数不再占首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关

系，回归到生命的正常状态。

一位教师说，学校平时不做题、不考

试，只在期中、期末参加全省统一考试。新

教师入职前，学校给他们培训，强调不能打

学生、公开批评学生、用言语侮辱学生。假

如学生在课堂上捣乱，就让学生参加军训。

学校安排生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处

理学生矛盾，并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做了“预

案”：比如学生打架，先把学生拉开，平复学

生情绪；假如学生自残，不要大惊小怪，陪

在他身边，尽可能提供帮助；如果教师处理

问题时自己有情绪，先让自己冷静下来。通

过这些方法，詹大年希望能让学生产生安

全感，在学校待下去。

刚建校时，学生想方设法逃跑，为了与

学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号、手
机号印在学生作业本上和墙画上，告诉他

们，长大成人前，不管在哪里，遇到任何问

题，都可以向他求助。

2014年，他带学生去云南昭通地震灾
区救援，做他们的“驾驶员”，让他们自学心

理知识，给灾区小孩做心理辅导，还带他们

去全国各地旅游，外出过程中，没有一名学

生逃跑。

“信任需要时间，当孩子认同你的思

想，看到你在为他服务、贡献，相信他的时

候，他就觉得我有希望了，错了要纠正。”詹

大年常对教师们说，“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

育。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但让教师们真正认同这些理念需要时

间。28岁的向国跃是学校的元老，刚来学
校时，他才 18岁，血气方刚。面对不服管教
的学生，他用暴力制服，有学生不想留校，

跟他动手，他就打回去。

2014年，他的班上来了一位云南保山
的学生。这位学生总在学校抽烟、捣乱，有

一次，他在厕所抽烟，被向国跃发现，向国

跃让他上交打火机和烟，学生不肯。向国跃

很生气，让他趴在操场上，用腰带打他，作

为惩罚。刚打下去，几乎全校男生涌上去，

把向国跃按在地上打，直到其他教师过来

才停止。

后来，男生约向国跃单挑，两次都被向

国跃打倒。但男孩仍然捣乱，向国跃跟学校

申请，把男生调到其他班，没成功。有一天，

向国跃决定“放下姿态”，找男孩聊聊，他问

男生，为什么两人总合不来。男生说，你太

严了，不爱笑，总板着一张脸。

那之后，向国跃开始反思自己，“（通过

打骂的方式），学生当面怕你，但内心抗拒

你。”他转变方法，讲笑话哄他们开心，

和他们掰手腕，帮他们剪指甲，甚至帮他

们洗澡。向国跃发现，这些微小的举动能

带来很大的改变，学生们渐渐喜欢黏着

他，叫他“向哥”“大象老师”。他认为学

生需要帮助时，应该第一时间出现，“提供

帮助和安慰。”

强制拉入集体

为了帮助学生融入集体，新生到校后，

学校会安排老生陪新生聊天，安抚他们的

情绪，并带他们吃饭、整理内务。学校经常

举办集体活动，比如游泳、远足等。

记者观察到，有个胖胖的女孩，刚来时

不想留校，抓父亲的衣角，用手推母亲，哭

喊着问父母为什么把她骗来。

两位教师抓住她的手腕，将她按到椅

子上，让她平复情绪。但松开手后，女生仍

然哭闹。随后，老师安排两名“帅气的男生”

来陪她聊天，几个小时后，女生情绪平复下

来。老师解释，他们安排男生去，是因为多

数女生在男生面前在意形象，有时候，学校

也根据学生所在省份，找同省份的学生来

安抚新生。

李康向记者提到在这种集体氛围下的

心态改变：刚到学校总想着逃走，眼看出不

去，就想着“找到机会再出去”，再到后来，

他被“强制拉入集体中去”。有一次，学校组

织踏青，他被强行拉去，看着大家玩、笑，他

也被传染，觉得“开开玩笑也挺好”。

一名学生说，学校组织游泳，他不想下

水，生活老师说，5分钟之内，如果他不下
水，就让同学把他的衣服扒光，拖他下水，

他选择乖乖脱掉衣服。李康形容，那个过程

像是“在心房暴力砸开一扇门”，这种过程

多次反复后，他对集体产生依恋感，“就像

大星球吸引小星球”。

当环境变得轻松，人际关系趋于缓和，

变化悄然发生：以前，李康觉得所有人都是

围着利益转，但他渐渐发现有些事情无法

用利益解释，比如，学校里，有的老师会自

费给学生买水果、零食。再比如，为了送他

来读书，母亲四处跟人借钱，而她本可以选

择更加经济的方式——放弃他。今年 8月，
李康离开丑小鸭中学，李康的妈妈发现他

开始愿意和家人沟通，而不是以前“一副看

不起你的架势”。

一名毕业 7年的学生觉得，这个学校
至少能容纳自己。在校 3年，他跑过几
次，有一次跑回家后，离家出走长达半

年，没吃没喝，求助詹大年，又回到丑小

鸭中学，直到初中毕业。他的朋友后来有

的被判刑，有的打架被人搞死，还有的消

失在缅北边境，下落不明。他后来入读一

所普高，考上大专，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产

品公司工作。

不过，不是所有学生在这所学校都有

所改变。有学生来这不到一周，待不下去，

就走了。还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回家后，

仍然沉迷于玩手机。

也有在校期间令老师们“无力”的学

生。学校曾有个女生不洗衣服、不洗澡，乱

扔衣服。同一宿舍的女生多次反映宿舍臭

味熏天。老师给她梳头，她会把头发搞

乱，盯着她洗衣服，她把洗衣液扔得遍地

都是。老师找家长聊，发现家长穿着体

面、谈吐得体，找不到她行为的源头。后

来，老师们就学生情况求助詹大年，詹大

年也无法找到原因。

詹大年曾说，就学生回归正常的生命

状态而言，丑小鸭中学对问题孩子的转化

的成功率是 100%。李镇西认为，所谓“回归
生命的正常状态”标准模糊，甚至有些主观

色彩。他建议詹大年用“更客观的方式”来

表述丑小鸭中学的办学成果，“特别是应该

有尽可能精确地跟踪（学生离校后 10年、
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数据。”

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
生”的产生

茅卫东曾在重点中学、职业中学任教，

做过几年记者，去过丑小鸭中学几次。他认

为这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

环境，“学生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家里，是不

被接受的，老师可能体罚，不能体罚就鄙

视，但这里不把他们当异类。”

但他也观察到，学校在一些方面还不

尽如人意，尤其“在针对性地根据孩子状况

开展心理辅导和相关课程上”，还比较弱。

目前，丑小鸭中学教师分为文化课教

师、生活教师、心理教师。全校只有一位心

理专业的教师。文化课教师分为文科教师、

理科教师、英语教师，詹大年解释，这样设

置后，教师人数减少，和学生相处时间更

长，更利于和学生建立关系。

但据记者观察，这里的教师流动率较

高，尤其是文化课教师，很多是新教师，来

校一两年，最长的在校时间不到 5年。
一位文科教师说，自己很矛盾，因为学

生基础差，在课堂上她将知识尽量讲得浅

显，但她觉得对不起那些成绩较好的学

生，浪费了他们的时间。一个学生说自己

很焦虑，她想学习，但自习时同学很吵

闹，“教师这一秒说完自习室下一秒又吵

起来。”还有一名学生怕离开这里后，无

法跟上原来学校的学习进度，从家拿来厚

厚一摞复习资料。

“你在原来学校被剥夺了情感，在这里

被剥夺了成绩。”李康说。很多学生离开这

里后，要回到原来学校，面对原有的教育体

系，家长们依然焦虑。

今年 5月，李康回到信阳参加中考。王
爱月说，李康刚回来时信心满满，觉得考上

普高没问题，但学了一个月又不去学校，说

听不懂。她给儿子买网课，李康学了几天也

不学了，最后，连中考也不想参加了。“我急

死了，连个成绩都没有，中专都没法上。”她

说服儿子去考试，最后的中考成绩没过普

高线。

对孩子的未来，王爱月感到迷茫，“他

不读书，确实没有太多的路可走。”最终，李

康听从母亲的安排，选择去郑州读技校，尽

管他不喜欢这条路。

一位西安的家长也担心，儿子回校后

仍然无法承受学业压力怎么办。她说，在老

家，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的中考焦虑，最

近，孩子原来的学校停止给学生补课。有家

长堵在学校门口，要求学校开课，有的还去

举报其他补课的私立学校，家长群每天滚

动着语音条，“其实家长也是无力，谁想把

孩子逼成这样呢？”

陈艳给孩子提供的备选项是读国际学

校，但她担心孩子无法适应。她和老公去找

詹大年，聊了几个小时，最终问题总是绕回

孩子离开丑小鸭中学后怎么办。面对父母

的焦虑，詹大年只能告诉他们，不要太在乎

成绩，“孩子如果有喜欢的就让他去做，没

有喜欢的，轻松就是最好的状态。”

在李镇西看来，作为一所民办学校，

丑小鸭中学有做得好的地方，但目前缺乏

“科学的制度体系”，“学校无论大小，还

是应该有现代管理所需要的合理制度，这

能保证学校运行于‘法治’的轨道，而不

是‘人治’的窠臼。作为一所必然会向前

发展的学校，如果长期缺乏制度，必然埋

下一些隐患。”

近些年，接收“问题学生”的机构、学校

屡屡被曝存在殴打学生的行为。据媒体报

道，2009年，广西南宁一家训练营发生教
官体罚、殴打学员致死事件。2012年，浙江
金华一家矫正教育学校的学生控诉，被教

官要求仅穿内衣给其洗脚、按摩。2020年
末，一家戒网瘾学校被曝强制学员喝烟灰

水、殴打学生导致其骨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
矫正学校乱象背后是家长“病急乱投医”的

苦衷。他提到，我国现在没有专门针对“问

题孩子”的正规学校，家长也不愿意送孩

子进特殊的工读学校，发现孩子有网瘾、

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问题后，只能打听

哪里有矫正学校。

“这给一些不正规的社会培训机构发

财良机。近年来，一些以拯救、矫正为名

的训练营、学校相当红火。”熊丙奇提

到，由于缺乏监管，矫正类学校体罚、虐

待学生的行为屡禁不止。

他认为，不能指望专门的学校来解决

“问题学生”，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

生”的产生。“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环境

中，让孩子更好地成长，才是我们要注意

的问题。”

（下转6版）

教育就是多给生命一条路

①学生和老师去远足。
②向国跃和学生在野外。
③詹大年教学生如何拔河。
④老师和学生掰手腕。
⑤学生去爬山。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⑤⑤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学生和老师在玩游戏。


